[image: image1.png]


[image: image2.jpg]


[image: image3.jpg]7 WEF ChinaFos




[image: image4.png])




[image: image5.jpg]






[image: image6.png]?Wﬁ%@%

L E



[image: image7.jpg]& RBRAED




[image: image8.png]


[image: image9.png]











第43期          2010年2月13日





支持正义良知             选择美好未来





动态网近期网址http://fb.techelp.it 或 http://ou.mcbeev.com供您安全访问被封网站，了解外界真实信息！





人被送到这里。这些认识我的人都不敢相信我的改变，觉的不可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人问我：“你的眼里怎么没有杀气了？”我说是“真、善、忍”改变了我，使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六一零”的人问我看过《九评》没有？我反问他《九评》说的是不是事实？并指出在苏家屯发生的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事，“六一零”的人不承认，但最后威胁我说，如果我不配合，就把我送到苏家屯。我质问那些来做我“转化”的人和管教：“我以前坏事干尽，吸毒把我搞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我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变成一个好人，你们不让我做好人，非要我‘转化’，往哪里转？再变成一个危害社会的人吗？”


严管队有一个姓蔡的恶警，我对他讲过无数次真相，但他就是不接受，还把我看的书抢去。有一次，我又找他要书，当时经常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个姓曹的队长也在场，我说：“你们迫害无辜的好人，要遭报的。”他们说：“我们不怕遭报。”结果过了几天，他们因工作上的事，两人都被贬了职，调走。 


我的亲身经历，传遍了整个劳教所，无论是管教，还是劳教人员都从我身上见证了法


轮大法的神奇，同时


也明白了法轮功真相，


我为这些得救的生命


高兴。





行，保证不罚、不打、不抓。结果王银坡八月一日到家，八月二日就被抓去靶场洗脑班。在班上军训、日晒、看邪恶的电视节目等。赵军、刘文华、陈小红（女）最邪恶。三十八天后，王银坡的家人又被勒索一千元（交赵军）后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七年九月上旬，马文勇和综合办崔付等一行五人（有村治保龚振明）闯入大法学员王银坡家，乱翻一通，最后翻出师父在首都讲法和学法后写的心得体会为由，坚持要把王银坡带走，但由治保主任担保才没带走，几天后，王银坡小儿子拿出了一千八百元钱给以打点才算了事。 


没过几天又到大法学员王铁强家中，强行拆走电视的大、小锅（天线）。把撞河村大法学员杨淑华家中的大锅（天线）强行拆走，给他们自己安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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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军城办事处松林村的刘艳茹因不放弃修炼大法，多次受到邪恶610组织的骚扰。特别是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前期他们借保奥运为名，以马文勇（高碑店市军城派出所所长）为首的恶警扬言要非法抓捕刘艳茹。强迫刘的丈夫在军乔居饭店“请客”，还厚颜无耻的要刘的丈夫替马文勇还清所欠300元饭费，前后勒索400多元。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张秀芝被军城区办事处马文勇、郭振海、姓韩的恶警绑架到市拘留所，非法关押三十五天，被勒索三千元、饭费二百元，马文勇经手，无收据。


二零零三年六月，王银坡在北京一工地打工期间，乡派出所所长马文勇和乡政法委冯副书记多次来家骚扰，吓得他妻子几天不能吃饭，只靠输液维持。还找到王银坡儿子的单位要人，说甚么回来见个面就





苏黎世《星期天报》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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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炼前的我 


我是湖北人，一九六八年出生，曾是黑社会人员，吃、喝、嫖、赌什么都来，吸毒十六年。每当毒瘾发了的时候，不顾一切地去找亲戚、朋友、认识的人、甚至不认识的人要钱，成为当地有名的一霸。别人见了我，都赶紧躲开，绕道走。我曾因打人、伤人、抢劫坐过六次牢。 


因长期都是用暴力解决问题，自己身上也有许多刀伤、枪伤、左腿全是枪伤。这样生活，我自己也很苦恼，曾戒毒无数次，但都未能成功，还花了近十万元钱。 


二、喜得大法 从新做人 


在二零零一年初，当时我因刑事犯罪被关押在武昌青菱看守所。在看守所接触到一位大法弟子，当时觉得这位大法弟子与别人不一样，虽然年纪大，但气色特别好。这位大法弟子给我洪过法，我当时就对大法有好感，也很佩服大法弟子。


二零零六年底，因吸毒，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地步，没有人理睬我，我对生活已经绝望，想到了死。一天，毒瘾又发了，浑身冷得直哆嗦，象置身冰窖一样，鼻涕、眼泪不断的流，人难受极了。因哥哥是修炼人，他叫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给我一本《转法轮》看，我在念的时候，看书的时候，当时就感觉到与平时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身体上感觉舒服了一些，觉得这本书与





别的书不一样。 


在看了三、四遍《转法轮》之后，就下决心要开始修炼了。“修炼”二字总是在往我脑子里打，当时心里只想修，没有戒毒的目地。 


在看了三个月《转法轮》之后，开始炼功，第一天抱轮，眼泪不自觉的流。修炼后，毒瘾减轻了许多，犯毒瘾的频率逐渐减少了很多，即便是毒瘾发作的时候，也能抑制住，身体变好了。 


修炼两个月后，体重增加了四十多斤。四个月后，已完全戒掉了毒瘾。不仅身体变好了，经过不断学法、按“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以前别人看到了我，就躲，现在看到我，老远就打招呼，很多亲戚朋友觉的这功太神奇了，将我这样的“瘾君子”变成了好人。我以前什么坏事都做，很多黑道的人听到我的名字都害怕，现在变成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他们都认为是法轮功让我从一个很坏的人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人。 


三、坚修大法、讲真相、抵制迫害 


修炼以前，总是觉得哥哥没有抱负，碌碌无为。走入修炼后，觉的在当今的社会上还有这样一群为了别人的人，这些人好了不起，感到由衷的佩服。有一天白天，我正在街上喷“法轮大法好”的标语，恶警将我绑架到劳教所。


進了劳教所，里面的很多人都认识我，不同的是：我以前是因为做坏人被送到这里来，这次却是因为做好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明慧记者唐秀明英国伦敦采访报道）二零一零年二月三日，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的“真善忍国际画展”在伦敦








◇





实话石说





� HYPERLINK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0-2-9-londonexhi-01.jpg" �� INCLUDEPICTURE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0-2-9-londonexhi-01--ss.jpg" \* MERGEFORMATINET ����











海姆斯泰德历史博物馆开幕。画展开幕当天，前来参观画展的来宾和观众普遍表示受到震撼。


这是“真善忍国际画展”第三次来到伦敦市，这次画展展示了十六幅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作品展现了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生命同化真善忍的升华，以及在中共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功中善与恶的表现，以及善恶有报的宇宙法则。 


开展当日，画展就吸引了很多民众的注意力。从记者现场采访来看，观众中有当地的普通民众，也有闻讯慕名而来的艺术机构经纪人以及艺术院校的老师和学生。来自不同的背景的观众们纷纷表示赞赏展出作品的艺术魅力，而且他们不约而同的表示通过观看真善忍画展，他们进一步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并感到心灵的震撼与精神境界的升华。 


教堂装饰玻璃设计家：一幅作品就能涵盖表达了所有层面的内容 


曾经长期从事教堂装饰玻璃设计教学的简•斯坦丁（Jane Standing）女士在画廊里流连忘返，她被真善忍画展作品的艺术之美和精神灵性深深感动，她十分激动的告诉记者：“这些作品太美了，实在太美了，表达的非常、非常好，你可以看到其中展现的精神灵性，一幅作品就能涵盖表达了所有层面的内容。” 


“在一幅作品中同时展现悲伤、灵性和超越，这太不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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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有人就说是“搞政治”。但如果查查“天灭中共”说法的来源，却发现居然是上天点拨石头“实话石说”。零二年六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距今2.7亿年的藏字石，自然形成的巨石断面上，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下图为藏字石风景区门票。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瑞士第二大周报，苏黎世的《星期天报》（Sonntagszeitung）于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发表了一篇对一位旅居德国的中国女法轮功学员的采访，以证人的身份讲述了劳教所的见闻，以及中共摘取� HYPERLINK "http://www.minghui.org/mh/glossary.html" \l "1" �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文章的标题为：《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


专访中写道：“‘您的家族中是否有遗传病？’当监狱的医生问刘巍女士这个问题时，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决定她自己生或死的问题。” 


“后来的许多事情都表明，刘巍差点儿成了活体摘取器官的牺牲者。就象前加拿大前国务秘书（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在他二零零九年出版的书《血腥的器官摘取》中所描写的一样：中共在过去的几年中杀死了众多犯人，并摘取了他们的心脏、肾脏和肺。盗取器官弥补了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不足。” 


“刘巍在不同的监狱和劳教所共度过了十六个月。那些日子，她被酷刑折磨，每天被逼织毛衣十五个小时，还不被允许睡觉。她遭受这些迫害只是因为她修炼法轮功，而法轮功从一九九九年就被中国政府禁止。” 


“在监狱里没有人关心我的健康。”刘巍回忆道，“可是我却必须去一个医生那里进行五次体检。”这位文弱的女士被抽血，医生用超声波检查她的心脏和肾。 


现在，刘巍相信当时的检查结果很可能救了她的命，她说：“幸好我的器官质量不好。”二零零三年她被释放，一年之后她来到了德国。◇











